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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上 海 出 版 《昆 剧 传 世 演 出

珍本全编》， 这些年间我多次去往苏州

阔家头巷 26 号， 拜访顾笃璜先生。 这

是一座修复的明代建筑， 紧邻网师园。
被乾隆誉为 “江南老名士 ” 的沈 德 潜

当年就住这里 ， 如今是苏州昆剧 传 习

所 所 在 地 。 楠 木 步 柱 和 青 石 鼓 墩 间 ，
弥漫兰蕙之香。 顾笃璜先生虚岁九十，
思维依然活跃 。 给他拨电话 ， 不 及 自

报家门 ， 他就听出是我 。 顾笃璜 特 意

给自己的书斋取名 “过愚堂”， 将石绿

匾额挂在了传习所里 。 每周两次 ， 女

儿其正把他送来拍曲 ， 顺便接待 慕 名

而至的客人。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你无论如何

看不出这位衣着朴素、 谈吐儒雅的老人

是昆曲贵族———“贵族” 的帽子是我给

他的， 老人未必同意。 他处理生活琐事

很随和， 提起昆曲却十分固执， 只接受

人家称自己是 “昆曲保守派”。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起， 顾笃璜

先生就开始搜集昆剧演出珍本， 最近十

几年， 他与几位助手认真整理、 校勘、
打印那些稿本， 做出版准备工作。 他们

从徐凌云先生的 《慕烟曲谱》、 李翥冈

先生的 《同霓裳羽衣曲谱》 《犹古轩曲

谱》 以及苏州顾氏过云楼旧藏曲本中，
选录出一千四百多折， 编成十六函一百

六十册， 几乎把能够搜集到的明清以来

的剧本和曲谱都聚拢了， 可谓国内最全

的选本。
昆剧传统剧目， 包括宋、 元、 明、

清历代流传的作品 ， 既 有 昆 剧 兴 起 以

前的古典剧本 ， 又有昆剧兴起以 后 专

为昆腔而写的新作 ， 文学剧本数 以 千

计 。 而从案头文学经二度创作转 为 场

上艺术时， 经历代昆剧演出者的加工，
又形成了有别于文学剧本的舞台 演 出

本 。 顾笃璜先生半个多世纪来尽 心 搜

集 、 校 勘 的 ， 正 是 演 出 珍 本 ， 宾 白 、
曲词、 宫谱俱全， 搬上舞台就能演出。
这部书稿 ， 对于研究昆剧文学剧 本 的

创 作 与 演 变 ， 研 究 昆 剧 的 表 演 艺 术 、
声乐与器乐乃至舞台美术 ， 传承 昆 曲

这份 “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 具有

不可估量的价值。
这个出版工程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

支持。 原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先生题写

了书名， 昆剧传字辈老艺人倪传钺、 王

传蕖、 吕传洪以及苏州、 昆山的几十位

学者 、 艺术家和书画家周梦白 、 张 充

和、 俞振飞、 曾永义、 瓦翁等人分别题

写了剧名签条， 给整套书增添了很高的

文化含量。
《 昆 剧 传 世 演 出 珍 本 全 编 》 于

2012 年 1 月 由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
十六函， 共一百六十册， 宣纸印刷， 深

蓝色锦绫函套， 古朴典雅， 获得了国内

外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 但是由于印数

不多， 供不应求。 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

重印普及版， 近日即可面世。 使之与更

多读者见面， 更好地发挥遗产作用， 这

无疑是振兴昆曲的一大善举。
顾笃璜先生出身于苏州望族， 遐迩

闻名的 “过云楼”， 就是顾氏先祖创立

的。 苏州古典园林怡园， 当年便是过云

楼顾家的私家花园。 上海博物馆的青铜

器和书画、 南京图书馆的古籍善本、 苏

州博物馆的昆曲资料……都有顾氏家族

的捐赠 。 他年少时学过西洋 画 和 篆 刻

（他还曾赠我一本篆刻作品选）， 读过戏

剧史， 当过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 又辞

职创办苏州昆剧团， 当导演。 他最醉心

的， 是昆曲艺术， 视之为生命， 五十年

如一日导之演之 、 鼓之呼之 ， 从 未 懈

怠， 还出版了好几种研究专著。
正因为舍不得丢掉最好的传统， 他

千方百计地留下传世珍本与音像资料。
他说 ， 有些人热衷于推广 “转 基 因 昆

曲”， 他不想看。 热衷于昆曲的人， 其

实对昆曲知之甚少， 或者说根本就不屑

一顾， 他们只是喜欢昆曲这个值得炒作

的题材， 去谋求名利罢了。 年近九旬，
他用两句话表述生活信条。 第一句话是

“不想吃的东西偏要去吃”， 比如甘薯、
芋艿、 山药之类的杂粮， 每顿都吃， 重

复地吃。 外面的东西， 哪怕龙肝凤髓都

是不吃的。 第二句是 “该讲的话还是要

讲”， 不能闷在肚子里生气。 其实他脑

子很清晰 ， 也不会说故意要 伤 害 谁 的

话 ， 但因为他的话语中往往 有 真 知 灼

见， 不少人仍心怀畏忌。
他告诉我 ， 有 一 次 某 市 召 开 表 彰

会 ， 有 小 学 的 孩 子 们 演 出 《游 园·惊

梦》， 请他指正。 顾笃璜当场就毫不客

气地说 ， 你知道这些孩子惊 的 是 什 么

梦吗 ？ 为什么让十一二岁的 孩 子 扮 演

卿卿我我的剧中人， 追寻情爱之梦？ 《牡
丹亭》是少儿不宜的啊！ 《游园·惊梦》是
《牡 丹 亭 》 将 男 女 情 爱 描 绘 得 最 为 缠

绵悱恻的折子 ， 让小学生来 演 ， 太 轻

率了 。
这尚是很婉转的批评。 我还曾几次

听顾笃璜先生忿愤不平地说 ， 过 去 演

《惊梦》， 柳梦梅把杜丽娘的手按下了，
杜 丽 娘 马 上 用 另 一 只 手 把 脸 挡 住 了 。
柳梦梅让杜丽娘到 “那里去”， 杜丽娘

扭肩不去 ， 又想去 ， 把袖子 伸 过 去 给

柳梦梅 ， 柳梦梅就捏着杜丽 娘 的 袖 子

拉她去 ， 长长的水袖让角色 的 神 态 何

等含蓄 。 不仅是花旦 ， 小生 的 手 指 也

不可轻易露出 ， 一切都是在 遮 掩 中 的

显现 。 现在竟有一张演出海 报 ， 让 杜

丽娘坐在柳梦梅大腿上 。 他 又 说 ， 旦

角是化妆后吊眼皮 ， 还是吊 眼 皮 后 化

妆 ， 很多昆曲演员并不懂 ， 常 常 把 杜

丽娘演成了扈三娘。
顾老的助手戚启民也是一位对昆曲

一 片 痴 心 的 人 。 我 去 他 家 里 取 文 稿 。
在一片保留明清风貌的老街 区 里 ， 转

了几个弯， 才找到戚启民褊狭的居所。
说 是 家 徒 四 壁 ， 也 对 也 不 对———除 了

狭窄的板床和电饭煲 、 热水 瓶 ， 就 是

许多像砖头那么厚实的藏书 。 戚 启 民

自六岁起就听父亲吹奏曲笛 ， 迷 恋 昆

曲 。 “文革 ” 中 ， 他闭门读 书 ， 钻 研

诗词与曲谱 。 从工厂病退的 他 虽 孑 然

一身 ， 仍痴心不改 ， 竭尽全 力 、 一 丝

不 苟 地 编 校 《昆 剧 传 世 演 出 珍 本 全

编 》 。 虽 然 才 年 过 六 旬 ， 已 是 白 发 苍

颜， 一口牙齿全都松动了。
顾笃璜先生以平静的语气告诉我，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培养的传字辈， 会演

昆曲 500 出， 到了继字辈和承字辈， 会

演 253 出， 而今天的青年演员只会演屈

指可数的几折了， 哪怕他们很荣耀地得

过 “梅花奖”。 遗产的流失， 还表现在

其他方面。 演员阵容的强大和舞台装置

的豪华， 是难以掩盖这些的。 而他， 宁

愿恪守 “出将入相”、 “一桌二椅” 的

程式 。 他不无幽默地说 ， 我 不 反 对 革

新， 但始终强调原汁原味。 我所努力的

一切， 可以称之为 “垂死挣扎”， 只是

希望尽可能地保留传统， 这是原生种，
是我们的根。

被誉为 “百戏之祖” 的昆曲， 阅尽

世事沧桑 ， 几经兴衰 。 如何 抢 救 、 保

护、 传承， 今天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一大难题，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西藏路往事勾沉
羊 郎

黄浦区在老上海人语境中是所谓

“上只角”， 其 “上” 的特色是 “闹猛”，
商业气息重。 代表性的马路当然是南京

路， 但是不能不说的是西藏中路———
南京路被它分为东西两段 ， 而上海的

中 心 人 民 广 场 主 入 口 也 在 西 藏 中 路 ，
可见其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同凡响。

在 西 藏 中 路 上 ， 从 八 仙 桥 开 始 ，
有大众剧场 （现兰生大厦所在地）、 大

世界、 青年会宾馆 、 工人文化宫 （原

大方饭店）、 宁波饭店、 丁香饭店 （原

万 寿 山 酒 楼 ）、 和 平 电 影 院 （现 在 叫

“影都”）、 沐恩堂等等， 按现在的流行

讲法可称之为饭店宾馆一条街 。 西藏

路与商业繁华的南京路成掎角之势铺

陈开来， 到了晚上灯红酒绿 ， 很早就

俨然是旅游中心的范儿 。 但是在短缺

经济的上世纪六十年代 ， 大饭店 、 大

商场还是让人敬而远之 ， 只有相熟的

小店层出不穷。 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

在这个区域度过的 ， 至今 ， 在我的心

里， 这是一条充满烟火气的马路。
坐落在西藏路福州路口东南角上

的丰实水果店市口极好。 想当年苹果、
生梨作为主打商品四季不断货 ， 一概

素 颜 朝 天 ， 散 放 在 货 架 上 或 箩 筐 里 ，
苹 果 有 青 蕉 、 黄 蕉 、 红 玉 、 国 光 等 ，
个儿不大但都是原生态 ， 没有经过化

妆的， 生梨有莱阳梨 、 砀山梨 、 还有

个儿小皮质稍显粗糙却水分充足口味

甜蜜细腻的上海蜜梨等 。 一般劳动人

民家庭即使是过节 ， 买苹果装点家中

果盘的多数还是两毛八分钱一斤的国

光 苹 果 。 生 梨 中 最 便 宜 的 是 水 分 少 、
肉质粗的木梨。 丰实水果店给我印象

最深的是夏天， 酷热难当 ， 水果店跨

门营业， 卖西瓜的摊位会一直摆到人

行道上。 竹编的箩筐里 ， 长长的是平

湖西瓜， 圆圆的是上海的 8424， 还会

被切裁成一片一片零卖 ， 每片或五分

或 七 分 钱 ， 与 八 分 钱 一 根 雪 糕 相 比 ，
性价比还是高的 。 如果遇到西瓜大量

上市， 四分钱一斤的时候 ， 家家户户

都会囤几个在家里。
丰实水果店旁边的文具店 ， 现在

已变身为餐饮茶室了 。 想当初它也是

颇有气势和派头的 ， 虽是小小文具店

却有两个楼面 ， 身居西藏路 、 汕头路

口， 门面直对宽阔的人民大道 。 新学

期发新课本以后 ， 总要去里面买了牛

皮纸将新书包起来 。 店里面的木质铅

笔有铅笔一厂、 铅笔二厂生产的硬铅、
软铅、 粗铅 、 细铅 。 记得橡皮是两分

钱一块， 画图用的大号橡皮是伍分钱

一块， 与之相匹配的当然是方方正正

的 画 图 用 的 “开 化 （铅 画 ） 纸 ” 了 。
进了中学开始用钢笔了 ， 墨水分为蓝

黑和纯蓝， 前者显得稳重 ， 后者稍显

艳丽———字写得不好 ， 就在墨水颜色

中换花样。 钢笔用了一段时间后 ， 笔

尖之间出墨水的缝隙松了， 出水过快，
笔迹显得粗了 ， 就到文具店里 ， 请修

笔 师 傅 将 笔 尖 放 到 电 动 砂 轮 上 打 磨 ，
就又能写出细细的字了。

和平影都现在藏身于西藏路汉口

路口的来福士广场里面 ， 其实这个地

块以前一直是以和平电影院作为地标

的。 和平电影院前身是十里洋场颇有

名声的皇后大戏院 ， “文革 ” 中一度

更名为战斗影院 。 它和南京路的大光

明电影院、 西藏路泥城桥畔 （现西藏

路桥） 的大上海电影院齐名 。 商业也

讲 究 “金 角 银 边 ”， 和 平 电 影 院 正 在

西藏路汉口路的弯角上 ， 靠近南京路

和人民大道 ， 哪怕是改革开放之前还

没有 “寸土寸金 ” 的说法 ， 这里都特

别能聚集人气 。 那时电影票紧张 ， 在

此等退票的青年男女不少 ， 也成了年

轻人恋爱约会之地 。 倒卖粮票 、 布票

等各类票证的黄牛也充杂其中 。 那时

上海凡有什么引起公众关心的事 ， 这

里常常是信息传播地 ， 想了解社情民

意， 只要往人群里一站就可以听个八

九 不 离 十 。 公 安 部 门 凡 搞 治 安 严 打 ，
都要在此扫荡流氓阿飞 。 我们小时候

家里没空调， 到大热天就到影院门口

蹭冷气。
在 “文化大革命 ” 中 ， 西藏中路

汉口路上的沐恩堂一度变身为南京中

学。 西藏中路南京路口的精品商厦曾

经成为工宣中学 。 因为匆匆开学 ， 师

资力量跟不上， 教学质量较差 ， 南京

中学还被学生伙伴们戏称为 “板鸭中

学”。 而今这两个学校早已不复存在 ，
两幢建筑都恢复了原貌。

当 年 和 平 影 院 隔 壁 有 一 食 品 店 ，
大约八开间门面 ， 叫和平商店 ， 店里

有蛋糕、 饼干、 各式蜜饯 、 冷饮 、 炒

货等一应俱全。 看电影入场前 ， 会在

这里兜一圈， 买点小零嘴进影院享用。
夏天里， 食品店的冷饮冰柜台生意最

好， 附近居民有的拿热水瓶 ， 有的拿

钢宗镬 （锅） 子来买冷饮水 ， 镬子虽

然称呼中有钢， 其实是铝合金的 ， 无

论买几杯都要店家掺上一至二倍的冰

水， 一家老小都能享用了 。 这店有一

后门开在会乐里的弄堂里 ， 商店进货

的车子都是停在后门的 ， 所以会乐里

的 居 民 在 店 堂 里 穿 进 穿 出 很 是 方 便 ，
买些开伙仓用的绵白糖 、 线粉 、 虾米

等食材可以直接从弄堂步入店堂 ， 如

果要到西藏路去也可借此近路。
西藏路汉口路口的对面 ， 西藏路

的西侧道上那一排明亮且卫生的男女

公共厕所， 当时无论从规模还是整洁

上衡量， 都堪称上品的 。 这排厕所面

东背西， 而背西紧贴的就是人民公园，
清 晨 如 厕 者 基 本 主 体 是 周 围 的 居 民 。
厕所的外面有一排阅报栏 ， 北京 、 上

海各大报纸一应俱全。
在和平食品店的南侧有一爿照相

馆， 一爿皮鞋店 。 照相馆门面只有一

开间， 但全家福和毕业照 、 结婚照都

可 在 此 搞 定 。 皮 鞋 店 门 面 有 两 开 间 ，
两边的玻璃橱窗里放着高中低档各色

皮鞋。 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人是记

不住中高档皮鞋品牌的 ， 连低档的也

不大买得起 ， 脚上曾经穿过的称之为

皮鞋的就是 “文革 ” 后期出品的粗猪

皮皮鞋。 这款皮鞋售价七元六角五分，
所以青年伙伴们称其 “七六五”， 尽管

此鞋式样笨拙 ， 皮质粗糙 ， 皮面上毛

孔历历在目 ， （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会

觉得很酷也难说）， 但终因是皮的， 对

只穿过布鞋和橡胶跑鞋的人而言 ， 人

生穿上第一双皮鞋的时刻 ， 心中会有

一种从青少年转到成年人的自我认知

及心理感受 。 而且平时一般还不舍得

穿， 到了 “出客 ” 时 ， 用皮鞋油尽可

能擦出些亮光来 ， 再穿上一件蓝色或

灰色的两用衫 ， 下身配一条灰色的或

蓝色的熨压出裤线的长裤 ， 就能作为

成年人登堂入室了。
说到脚上的经济皮鞋 ， 就让人联

想到那个时代的 “领袖风采”。 保护两

手 袖 管 的 袖 套 因 为 无 甚 审 美 价 值 且

“颜值” 不高， 此处忽略不表， 可是上

海 人 发 明 的 形 形 色 色 的 挺 括 漂 亮 的

“假领头” 还是要表述一下的。 即使在

捉襟见肘的经济拮据年代 ， 上海人还

是将时尚进行到底 ， 琢磨出了只有领

头 没 有 衬 衣 的 “假 领 头 ”， 学 名 也 叫

“节约领”。 那时候衣橱里那一两件衬

衫是不舍得天天穿的 ， 但是两用衫里

面 ， 棉 毛 衫 外 面 或 绒 线 衫 的 领 口 处 ，
总有正儿八经的衬衣领子撑场面 。 假

领头是当之无愧的节约领， 节约料子，
节 约 洗 衣 的 肥 皂 ， 节 约 洗 衣 的 时 间 ，
当然， 根本上就是节约钞票。 西藏路、
九江路口西侧的原绿叶衬衫店里假领

头的花样品种一度远超衬衫 ， 附近的

男女老少经常光顾这里选购 ， 很多人

家里衬衫没几件， 假领头却有十多个，
在冬、 春、 秋三季大显身手。

城市的大街小巷之所以令人感怀，
因 为 它 们 承 载 着 数 代 人 的 人 生 记 忆 。
有故事的街道才是有生命力的 ， 这些

故事应该被记录下来 ， 传承下去 。 只

有这样， 我们才会在道路风貌因建筑

变迁而时有不同之际 ， 想起自己是从

哪里来的……

我的家乡在海边
（外一则）

王益明

我出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浙江沿海

的一个小村子里 ， 出门便是辽阔 的 大

海， 晚上睡觉， 海浪拍岸的 “沙沙” 声

清晰可闻。 村子不大， 百来户人家， 依

山而建， 高低错落， 暗沉沉的灰瓦房，
甚至草屋， 一条曲曲折折的土路， 肠子

似的把各家各户联系起来。 每当刮风下

雨的日子， 雨水连同泥沙顺路而下， 连

行走都困难。 我那时候年纪小， 不明白

村里人为什么总喜欢将房屋建在 山 坡

上？ 直到长大以后才明白， 当初人们这

样选择居住点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因为

安全， 二是因为土地资源少， 需要尽可

能腾出来种粮。
尽管村子不大， 但也分为农队和渔

队。 可想而知， 农队就是在田地里劳作

的， 而渔队则是在海上讨生活的。 那时

候， 我们的渔队共有八条船， 集体的，
都不大， 木质结构， 比起现在的大马力

钢质渔轮来， 简直不及一提。
每到洋汛 季 节 ， 就 是 渔 民 们 出 海

的日子 。 所谓洋汛 ， 大概是指一 年 当

中不同鱼种发情产籽的日子。 比如说，
阳春三月 ， 桃花盛开的季节 ， 就 是 捕

获大黄鱼的好日子 。 民间也有 “三 月

三 ， 辣螺爬沙滩 ， 黄鱼咕咕叫 ” 的 说

法 。 清明前后 ， 是捕白扁 、 鲳鱼 和 马

鲛鱼的时节 。 深秋的时候 ， 则是 带 鱼

的高发期。
在鱼汛到来之前， 村里的女人们早

已做好了准备 ， 结好了网 ， 备齐 了 物

资 ， 需要换洗的几套衣服洗得干 干 净

净， 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条凳上， 只待第

二天天不亮， 队长嘴里的哨子嘹亮地响

起。 那几天， 结过婚的女人对待自己的

男人也特别温柔， 眼波如丝， 颇像阳光

下平静的海面， 波光粼粼。 一边不停地

叮咛着要注意身体之类的话。
每个渔队都有一名队长。 我们的队

长姓杨， 当时五十来岁， 矮胖敦实， 眼

风如刀， 脸上少有笑容， 尤其是对待我

们这些顽皮的小孩， 更是凶恶， 常年一

条藏青色的硕大灯笼裤， 麻线纺的。
但他却有绝对 的 威 信 ， 开 会 的 时

候， 只要他发言， 全场鸦雀无声， 连那

些年龄比他大许多的老人们也都专注地

望着他， 微笑地点着头。 这种权威不但

来自于老杨对渔情的了解， 更来自于当

出海归来后， 他对劳动成果分配的公平

与果断。
那个年代， 鱼好像特别多， 尤其是

黄鱼。 黑夜里， 如果静心细听， 常能听

到它们成群结队发出的 “咕咕” 叫声，
仿佛一伸手， 就能捞上好几条。 不像现

在， 野生黄鱼已成为难得的珍品。
黄鱼色泽鲜艳， 通体金黄， 尤其是

在月光下， 刚捕获起来的黄鱼散发着黄

澄澄的金色光芒。 剥去头皮， 便能见到

额头上生有数个小洞。 正是由于这些小

洞的存在， 沿海的渔民们便发明了一种

捕黄鱼的好方法。 就是在船帮上绑上数

根毛竹， 十几条小船围在一起， 然后用

力敲打船帮， 毛竹便发出空旷的、 有节

奏的响声， 这声音在海面上久久回荡，
足以把黄鱼震昏， 一条条浮出水面， 连

网都可以省略。 俗称 “敲黄鱼”。
黄鱼肉质丰厚、 细腻， 几乎不需要

什么佐料， 清蒸、 红烧、 劈鲞、 做汤，

样样鲜美。 一碗粉丝煮黄鱼， 至今回忆

起来， 仍口有余鲜。
船队返 村 的 日 子 ， 是 我 们 村 子 里

最 热 闹 的 时 刻 ， 人 人 都 像 过 节 似 的 。
船还在海面上望不见影子， 村子里的男

女老少就已经站在塘坝上等待了， 那些

年轻媳妇们更是穿上了过年 才 穿 的 衣

服， 打扮得花枝招展， 脸红扑扑的， 在

其他人的调侃中偶尔低下头， 露出羞赧

的笑容。
与村里人一起等待的还有那些背挑

肩扛的外村人， 他们起早摸黑， 长途跋

涉， 是来贩鱼的。 当杨队长分配完毕以

后， 那些多余的收成就会卖给他们， 再

由他们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 把渔获送

向四村八岙、 千家万户……

捊岩潭

捊岩潭是 我 小 时 候 最 常 做 的 一 桩

事， 至今仍深深地盘踞在我的脑海里。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下海， 这种

下海与成人的下海有着本质的区别， 更

多的是玩。 那时的我是一个特捣蛋的孩

子， 经常逃课。 一个学期下来， 我那脸

孔上长有两只酒窝的班主任老师总要向

我母亲告好几次状， 害得我每一次都被

母亲打。

学校就在村子后面， 离海很近， 解

放前是一座庙， 破 “四旧” 的时候把菩

萨毁了， 改作学校。 改革开放以后， 村

校被废弃， 又再一次恢复成了一座庙，
至今香火不绝。

我们这帮男孩子在塘坝上将衣服与

鞋子一脱， 连同书包一起， 手忙脚乱地

塞进草丛中， 迫不及待地下海。 如果是

退潮 ， 我们就在滩涂里打泥仗 、 捉 沙

蟹、 挖青蟹、 钓肚鳗、 把人家安放在那

儿的跳鱼筒拔出来， 看看里面有没有捉

到跳鱼。 如果是涨潮或者平潮， 我们就

会在海水里学游泳， 在礁石上捡螺、 挖

牡蛎。 总之， 那时的大海永远也不会使

我们那样的小孩子寂寞。
而到了暑假， 下海则就成了名正言

顺的事。 就像是上学期间的功课， 每天

非做不可， 除非下雨。
那时候， 我们干得最欢的一件事，

就是捊岩潭。
岩潭是指靠近礁岩边的一处处积水

潭。 涨潮时， 它被潮水淹没， 退潮后就

露了出来， 因此， 常常会有一些鱼呀、
蟹呀、 望潮呀之类的东西在那儿滞留。

岩潭的选择是很有学问的， 需要不

深不浅， 不大不小———深或大了， 等到

下一次涨潮时你可能来不及处理， 白费

力气。 浅了小了， 则可能没有东西， 同

样劳而无功。 所以， 选择岩潭最好以能

在退潮后的两三个小时内 完 成 工 作 为

标准。
目标明 确 以 后 ， 接 下 去 就 是 干 活

了。 先在岩潭四周用海泥砌起一道墙，
目的是挡住海水的倒流。 然后用自带的

脸盆、 木桶之类的工具将岩潭里的积水

往外舀， 直到见底， 才算大功告成。
接着用双手在泥中摸索， 尽量不漏

过每一寸土地， 这个时候， 也是最激动

人心的时候 ， 因为你不知 道 每 一 次 下

手， 手底下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你。
收成是可以肯定的。 最多的是那些

名不见经传的小鱼， 像鲵鱼、 海鲫鱼、
小鲻鱼之类的， 除此就是蟹与虾了， 蟹

多以岩蟹为主， 偶尔也会冒出一两只青

蟹， 那算是收获不菲了。 望潮更少， 这

种光秃秃、 滑溜溜的家伙似乎天生不爱

躲在岩潭里。
岩蟹和 青 蟹 ， 是 蟹 类 中 体 质 很 强

的， 壳也相对较硬， 对付起来需要一定

的勇气和智慧———要知道， 它们身上的

那两个大钳并不是摆摆样子的。 一旦被

咬上， 不到手破血流， 决不罢休。 但万

一被它们钳上 ， 你可千万 别 心 慌 、 挣

扎， 因为你越想摆脱， 它就钳得越紧。
此时 ， 你只需在泥水中将 它 们 轻 轻 放

下， 不动， 它们很快就会自动放弃。
除了蟹钳， 海泥里、 礁石上， 无处

不在的牡蛎壳也都处处潜伏着危险， 光

脚踩着 ， 一不小心就是一 道 口 子 。 所

以， 那时候的每一个暑期， 我的手脚总

是伤痕累累， 年年如此。
大人们有时也会下海捊岩潭， 他们

干起来自然要比我们这群 孩 子 专 业 得

多， 收成也差别明显。 据说， 有大人还

在捊岩潭时捉到过鲎的， 但在我多年参

与的经历里， 却从未有过这样的运气，
尽管内心里， 每一次捊岩潭， 我都会对

它充满了渴望。


